Oxford Movement 牛津運動 這是十九世紀中葉（1833～45）英國教會內的一個運動，目的是恢復十七世紀英國國教屬於高派教會的理想；因著推動運動的人大多來自牛津大學（特別是奧利爾學院，Oriel College），因此稱它為牛津運動。
十九世紀的英國國教受著多方面衝擊，叫關心教會的人擔憂不已，其中如︰教會生活日益低落，教士向心力不強，質素趨落，自由神學猖獗，教會無招架之力，加上浪漫主義盛行，人對古代及中世紀的教會深表興趣。這是牛津運動產生的背景，有時亦稱為牛津復興運動。
但直接誘發此運動的，是當時有人想壓制十個愛爾蘭的主教；岐布勒（J. Keble, 1792～1866）認為這是對教會主權的直接攻擊，便於1833年七月十四日在聖瑪利教堂講了一篇轟動一時的道，題目是「國家的叛變」（'National Apostasy'），經文是撒母耳記上十二23，目的是喚醒教會以抗外敵。講道完後影響立現，岐布勒立刻付梓出版，引起的注意更為廣泛，後來史家即稱這篇講道是牛津運動的啟動者。
岐布勒與紐曼（J. H. Newman{\LinkToBook:TopicID=845,Name=Newman, John Henry}）*在1833年聯手，編輯並出版一連串的單張（Tracts，其實就是針對教會一些特別問題而寫的專文單行本），故牛津運動亦稱作單張運動（Tractarianism）。這時，重要人物如溥西（E. B. Pusey, 1800～82）、徹爾赤（R. W. Church, 1815～90）、佛樂得〈R. H. Froude, 1803～36〉、威伯福斯〈R. I. Wilberforce, 1759～1833〉，和威廉士〈I. Williams, 1802～65〉都先後加入這運動。
此一運動基本上是推動幾個思想︰首先，它要重新建立英國國教是具有使徒統緒（Apostolic Succession{\LinkToBook:TopicID=155,Name=Apostolic Succession}）*的正式教會，因此是具有地上最高權柄的；接著，它要教士重視自己的身分、責任，以及權利；禮儀上它要恢復高派教會重視禮儀的崇拜；而在教會秩序與生活上，它要重建教會的權柄與紀律。
可以想像的是，這種「復辟運動」必然會引起牛津大學內比較自由及開放人士的反擊，重要的有亞諾爾得（T. Arnold, 1795～1842）、罕普登（R. D. Hampden, 1793～1868），和惠特立（R. Whately, 1787～1863）。不幸地，這時牛津運動內有一些人漸漸主張英國教會應臣服於羅馬天主教的權柄下，而改信天主教的也不少；其中尤以紐曼改皈天主教最為轟動，平白為此運動招來內外的反抗力量。
牛津運動的成就與影響是不容忽視的。對教會，它重建教士的尊嚴、禮儀生活，及敬拜的莊嚴；對社會，它重視低下階層的社會工作，以重新安置貧民窟最為著名；對學術，牛津運動的參與者全是飽學之士，俱身居最高學術領域中。溥西、紐曼和岐布勒在1836年聯手編輯《教父叢書》（Library of the Fathers），和其後的《安立甘大公主義神學叢書》（Library of Anglo-Catholic Theology）。牛津運動影響的範圍，遠遠超越了英國本土。
另參︰安立甘大公主義神學（Anglo-Catholic Theology{\LinkToBook:TopicID=128,Name=Anglo-Catholic Theology}）；

紐曼（J.H. Newman{\LinkToBook:TopicID=845,Name=Newman, John Henry}）。
參考書目
O. Chadwick(ed.), The Mind of the Oxford Movement(1960); R. W. Church, The Oxford Movement. Twelve Years, 1833～45(1891); E. R. Fairweather, The Oxford Movement(1964); H. P. Liddon, Life of E. B. Pusey, 4 vols.(1893～7); J. H. Newman, Apologia pro Vita Sua(1864).

楊牧谷
